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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光的缝隙里再入眉山，已是
庆历二年（1042 年）。

大宋立国，经太祖、太宗、真宗三
朝，迄今已有八十二年。 抑武兴文的
国策让文人受到了空前崇拜，仁宗皇
帝御试进士时，入宫觐见的结队经过
朱雀大街， 整个东京城会像疯了一
样，万人空巷前往围观。 这年，“拗相
公”王安石也在那场御试当中。 本是
有望夺魁的第一人，却因赋中“孺子
其朋”四个字，触了官家忌讳，只能屈
居第四。 众所周知，此人在苏轼的生
命中，是劫数———事实上也是机缘。

谈论他们的交集为时尚早，那时
苏轼不过七岁。

西蜀眉山的垂髫稚童， 郊游不
广，日常接触些邻里乡党，见闻相当
有限。 成都府远在天边，东京城更像
个传说，虽然摸过许多书，不过是些
古人的陈迹，还不足以激发孩童的志
气。 父亲苏洵倒见识了天下巨丽的文
章，也看到过世间秀伟的贤人，见贤
思齐却力不从心，他只能在风雨中一
往无前，踉跄努力。

京师的丹墀太高，宝马香车也太
过缭乱。

景祐四年（1037 年）初，苏轼刚
出生不久，二十九岁的父亲就背井离
乡。 先是沿水路出峡，去到荆州；再舍
舟陆行，北上入京。 他参加过三月份
的礼部省试， 第二年七月被推荐制
考，均未中第。 事实上，自二十五岁开
始，苏洵便谢绝了素所往来的少年游
伴，闭门读书专攻文辞。 只是向学太
晚，又无所师承，句对、属对和声律的
学习，“未成而废”，没有系统规范的
训练，成就自然不高。

屈指算来，他也好些年没有再行
外出了。

苏轼和苏辙出生， 不曾惊动天地
但出动了神明， 具体情形见诸于各类
传说。 譬如《题张仙画像》碑，存世的
拓片就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内，画
上有苏洵题字， 讲述他在成都玉局观
求取子嗣的情形。画中“张仙”本是西
蜀眉山的神仙，传说宋灭后蜀，皇帝孟

昶入宋七日卒。 花蕊夫人挂像偷祭，被
宋太祖发现后， 便假托他是“求子张
仙”，以至于后宫效仿，继而风行民间。

苏洵以玉环交换所得， 每日早晚
露香叩拜，“数年乃得轼， 又得辙，性
皆嗜书”。

这嗜书的孩子，是神明送出的礼，
出手之大方，一送就送了两份。

事实上， 并没有证据证明兄弟二
人天性嗜书。 苏轼自己说，他七、八岁
才始知读书。 转念想，眉山水土养人，
兼有诗书养性， 耳濡目染难免养成了
嗜好。 早在晚唐时期，西蜀已是雕版印
刷的发源地。 到了宋代， 以成都为中
心，雕版印刷形成了庞大的网络，成为
当时全国的三大印刷中心之一。 印刷
技术的普及让书籍刊刻与收藏成为产
业，五代后蜀的毋昭裔，就曾自费刊刻
《文选》，由入宋子孙献给朝廷，此后
反复印刷， 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
书商。 大唐开元年间，眉州孙长儒创建
孙氏书楼，三百年来屡绝复兴，天圣初
年（1023年）重建以后，即成全国最大
的私人藏书楼。 江乡礼俗追溯到上古
三代，承继汉唐遗风，眉山百姓大多以
诗书传家。 但逢初一城中雅集，各家会
拿出诗文字画，品鉴出个朱紫雌黄，也
成月旦春秋；若等入夜时分，街巷里陆
陆续续燃起灯火， 更有诵读的声音琅
琅相闻。

清风不识字，也会乱翻书，何况是
孩子。

眉山是眉州州府所在， 地处峨眉
山和瓦屋山的东北方向，千里大江抱
城而过，浩浩汤汤。 苏轼《送杨孟容》
一诗称，“我家峨眉阴， 与之同一邦；
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 ”玻璃江即
指岷江，又名“蜀江”，古人误做长江
的源头并称之为“大江”，在眉山境
内平铺十里。 那时眉州，山山有情，江
水无声。 若在江边远眺，雨后初晴，孤
云落照的江水尽头便是二绝仙山。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
余天。 ”

彼岸的光，总是护佑这片山阴之
地，孕奇蓄秀数千载，诗书继世郁然

成风。
如今，眉山人提及苏轼，大多会说

“吾家东坡”。
众所周知， 苏轼自号 “东坡居

士”，是他四十五岁的人生寄寓。 所谓
“号以寓怀，名以正体”，以“轼”为名
是他十二岁时父亲所赐， 世人熟知
“子瞻”“和仲”等表字，要等他二十
岁才加冠获得，时间上都要往后靠。

这个时期，苏轼小字“同文”，苏
辙也有小名“卯君”。

苏轼偶尔会称呼苏辙是“阿同”，
听起来十分友爱。

苏轼成年以前从未离蜀， 眉山的
生活，前后加起来有二十五六年之多，
在生命的长河里， 这就是最清澈且激
荡人心的阶地。 嘉佑四年（1059 年），
三苏父子携带家眷离开西蜀， 把仙逝
的亲人托付给了六尊菩萨。 故乡似无
牵绊，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当然不
止这方小小的桑梓之地， 它的外延与
拓展，让游子了悟前缘，却也成了“无
家之人”。

家，打开具象，更多是“送江入
海”的恩情。

元丰七年， 苏轼心灰意冷打算归
老东坡了，但又一道圣旨量移汝州。翘
首西望，心中所想还是眉山。“归去来
兮，吾归何处？ 万里家在岷峨。 ”从此
以后漂泊浮沉，“家”又成了雪浪石上
的故园山水，置放于心安之处，带着生
命最初的灵气和悟性， 成就他每一次
的停靠与出发———

夜来蝴蝶幽梦中， 眉山的街巷空
明如旧否？ 月出江乡，椿萱并茂，东冈
上浮动着影子，是棠棣、短松，亦或正
是那个他。春江水暖，不知哪家娘子院
里的桃树会最先开花。竹外有风动，扫
落几片花瓣， 掉在水里， 一边打着旋
儿， 顺走塘中疯长的莲荷， 摧枯拉朽
地，惹开一城春景。 到了夏天，岷江叽
岸桐花照水，池塘水渚，最多是鲤鱼，
担荷贩鱼的挑子成排入城， 可从王家
渡一直挨到纱縠行。银河秋晚，江风卷
起了蒹葭，追逐夜行的鸿雁，潜入寻常
人家，或就停落在槐柳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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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和母亲通电话，她
总会说起一只黑猫。“逮耗子凶得
很，周围团转都见不到耗子了。 ”
“很乖，从不上桌偷吃。 ”“很止雅
（安静），不随便叫一声。 ”大哥就
在旁边插播：“天天都是猫， 您汲
优（照料）猫，就像汲优先人一
样。 ”

第一次见到母亲的黑猫，我
就被它的漂亮惊到了。 黑猫身子
状硕； 毛色透黑发亮； 双目大而
圆，深汪汪蓝幽幽里荡着微微绿，
让人想到狼眼。 黑猫端坐在母亲
常坐的长条凳上，屁股着地，后肢
全蹲，前脚如利剑垂直插凳，尾巴
如流水柔和回盘。 端庄、高贵、优
雅之类的词滚滚而来。 黑猫见了
我，轻快地跳到地上，从容走开。
如从一匹流动黑缎滑落， 映得整
个院落亮堂堂。

黑猫原本是一只流浪猫。 流
浪到我家附近，被母亲发现。 母亲
先是在后屋檐口下投食， 再把装
有猫食的碗放在后屋檐口， 猫碗
位置渐渐挪动， 直到猫和碗定居
后院堂屋。

很快， 黑猫以抓耗子的能耐
征服大家。 街坊邻居无论去哪儿
吃酒席， 都要主动给母亲打包带
鱼。 母亲把水烧热，漂干净鱼肉调
料，再用小火慢慢烘脆，搓揉成细
沫，装包分袋，放入冰柜。 酒席淡
季，打包回来的鱼接不上，母亲便
到生鱼店， 讨要肠腮肝肺等鱼下
水，再烘煎加工成猫鱼子。 做一次
猫鱼子，烧火、翻烘、搓揉、弯腰，
年近八十的母亲累得腰酸背痛，
双手总是被鱼刺扎伤。

猫鱼子富足时， 挤占了冰柜
大半空间， 正经要冻藏的东西无
处可放。 大哥抱怨， 母亲毫不理
会。 有几次饭不够，母亲从大哥嘴
边夺食，先保证猫饭。 大哥又好笑
又好气：“你就把猫当先人老辈
子。 ”母亲理直气壮说：“以后，家

里的耗子，你去逮，我就再不养猫
了。 ”

原本的流浪黑猫，在母亲的照
料下，日益骄纵，猪肉、猪肝、鸭肝
一概不吃，只吃猫鱼子拌饭。 我责
备母亲把猫惯得不成样子。母亲反
驳：“现在的人天天顿顿都是好吃
好喝，猫吃点猫鱼子咋就不成样子
了？ ”我心疼母亲制作猫鱼子辛苦
劳累，要买猫粮代替，母亲坚决阻
止：“吃了猫粮，猫就不逮耗子！ 吃
猫粮，那是别人养着玩耍的猫。 再
说，我只要还能动弹，就不能成为
废人。 ”

母亲病重。入院前母亲把黑猫
托付给隔壁婶婶。 住院期间，母亲
每天都在念叨猫。 不过，和婶婶通
电话时，她却又从不提及。 她怕增
加婶婶的心理负担。

半个月后，母亲出院回家。 刚
走进院子，母亲就“猫儿，咪———
咪———；猫儿 ，咪———咪———”唤
个不停。 家里十多天空无一人，除
了霉菌长得蓬蓬勃勃，哪还有别的
生命。但一会儿，有“喵喵喵”声由
远而近， 母亲便呼唤得越发急促。
猫急切的应和声越来越近，可是就
在耳边，却不知猫在哪里。

母亲四处张望，终于看见了柴
楼上的猫。母亲撑腰抬头望着柴楼
一声声呼唤，猫疯狂摇尾俯看声声
短促应和，那时候，母亲已是潸然
泪下:“我的猫儿， 我是住院了，不
是我不要你了，我咋舍得我的猫儿
呢……”

然而，母亲终究还是舍弃了她
的猫。

那夜， 母亲长长抽了一口气，
眼神漫漶，几天来勉力支撑着母亲
上眼睑的“小牙签”慢慢抽离，母
亲上下眼睑相遇，再没分开……

我轻抚着母亲的脸，轻抚着母
亲如壑的皱纹、 遍布的斑斑点点。
母亲的脸在我指掌间慢慢变冷，慢
慢变硬，成为一尊雕像。

母亲永远舍弃了我们。那个夜晚真
嘈杂啊， 吵得母亲要放空听觉、触
觉、嗅觉，才能入睡；那个夜晚真杂
沓啊，所有的杂沓敲响母亲远行的
鼓点；那个夜晚，我和母亲寸步不
离，这独属于我们母女的时间和空
间；那个夜晚，我给母亲摆龙门阵，
过往的画面如飞刀掷来，把龙门阵
切得支离破碎……我把自己写的
悼词一遍遍读给母亲听。我第一次
对母亲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
尔后， 这三个字便汇聚成通天汪
洋，倾落而下……

那天晚上，不断有挠蚊帘的窣
窣声传来。是谁这么不知趣打扰我
和母亲？！母亲一言不吭。我知道母
亲生气了，我轻轻地说：“母亲，你
消消气，我马上把他喊开！ ”然而
回头，我却看见了一对绿莹莹的灯
盏。 原来，那是母亲的黑猫。

“猫儿，进来，快进来！ ”我撩
起蚊帘，黑猫慢慢走了进来。 但是
它一声不吭， 就像此刻的母亲一
样。 它只是偏着头，呆呆地望着棺
材。然后，它一个转身，消失在了无
边的黑暗里。

从此，黑猫再没回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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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我的爷爷出生在
今天的眉山市多悦镇。 父母早亡，
逼迫爷爷不得不外出讨生活。 爷
爷选择往眉山城方向走。

游荡了两天，没有店家需要小
徒弟，想要的，又多不起一张嘴。
看到有个老人卖鱼虾， 一个念头
像荒坡上的野草在冒头……跺一
跺脚，爷爷向城外的岷江河奔去。
比起瘦弱的大地， 水的包罗万象
大概让爷爷更能看到了希望。

爷爷在码头等了两天，终于发
现老人又来卖鱼虾了。 爷爷向上
前向老人求情，想做老人的徒弟。
但老人没有答应爷爷的请求，老
人的渔船小啊， 一个小舢板外加
一张旧渔网。 然而，坚定了信念的
爷爷不怕等，一次、两次……终于，
老人被爷爷感动，收他为徒。

爷爷孝顺、勤快、性格温和，师
傅越来越喜欢他。 有了爷爷的助
力，老人的收获也比以前丰富。 生
活稍微改观， 老人便带领爷爷上
山伐木，准备做新船。 没有一点工
业化程序， 全靠手工造一艘新船
谈何容易。

我不知道老人带着爷爷是怎
么造船的，但是我在小时候，见过
爷爷带领他的徒弟们造新船的过
程。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造的，我只
感觉造船的日子太慢了。 刨花堆
里刨出来的木片木棍都被我们玩
够了， 叮叮当当的榔头声才稀疏
下来。 船的形状起来后要刷漆，一
遍、两遍，三遍……院子里浓浓闷
闷的呛人的桐油味， 数月经久不
息。

渔船是渔人走进河流的一把
钥匙，在我们家族的血脉里，爷爷
的渔船永远是精美的样子。

春天里，新枝滴翠，风轻浪静，
正是捕鱼的好时节。 捕鱼有单捕
或围捕， 单捕是几只渔船散在大
片水域，各自撒网收网劳作。 撒网
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网撒出去
需要臂力、腰力、眼力、脚力，各种
力量通力配合，否则撒出去的网，
抡不圆、扔不远，还把自己拖得踉
跄，不但招人笑话，还危险。 渔人
撒网的时候， 鸬鹚们多半立在船
邦打盹休息，一副“青山问我何时
闲”的样子。

围捕是大场面，几只渔船散在
一处水域，四周撒上网，等网布置
妥当， 船翁们便抄上鱼桨拍打水
面，伴之以粗犷的吆喝声，响声惊
起鱼们左冲右突。 只要鱼一动，鸬
鹚们就欢快了， 俯冲入水忙进忙
出。 翻江倒海间，岸上这里有人惊
呼：“哇呀，好大！”那里有人尖叫：
“哎呀，这条更大！”丰收的的喜悦
在沿河两岸经久不息。

有一次， 我跟同学在河边玩
耍， 见爷爷用稻草串起一条大鲤
鱼，提溜着往街上去。 鱼估摸着有
三四斤， 鱼鳞鱼身泛着金黄的光，
漂亮极了。 爷爷身材高大，一身青
布长衫，由于走得快，风掀起他的
衣角，衣袂飘飘。

一辈子纵情山水，一生陪水走
了那么远那么久，爷爷在洁净的世
界里见惯了轻盈和飞翔。爷爷在岷
江河上洒出一个又一个圆，爷爷的
日子也在这圆中盛开而又熄灭。转
眼间，爷爷就老了。

不知何时起，人们用电瓶电鱼
成了风， 连小鱼小虾都难逃厄运。
河中的采砂采石船，不分白天黑夜
轰隆隆。 裸露的河床大坑小坑，杂
草浮萍开始泛滥， 河水越来越浑
浊。 一入洪水季节，离河太近的人
家就担心被淹……

水不再洁净， 爷爷伤心了，不
再下河，甚至不再去河边。

失去了水的滋养，爷爷迅速枯
萎、干扁。 1987 年麦收时节，八十
多岁的爷爷走完了他的一生。

好在国家迅速出台了禁渔令，
开始了环境整治。 这几年，我的老
家乐山苏稽古镇环境整治的力度
更是又快又大。 老家那条“脏河”
上， 数艘营业的船餐厅不见了，河
底多年的脏污腥臭被专业清掏过，
河水深了几米，湖水清清，碧波荡
漾，鱼翔浅底。 整个镇子沿河两边
数十公里，河堤全部堡坎、拓宽、加
固、绿化。

有一天，我回苏稽老家，约了
几个朋友喝茶闲聚。我们选了个临
湖露天茶苑。茶苑本是镇上居民的
住家， 他们乘了镇子整治的东风，
把房子用来营业卖茶。 费用也不
贵，十元一位，一天耍哒耍哒，就有
好几百元的收入。

“现在的苏稽古镇成网红咯！
咱们这个地方，节假日更是一座难
求！ ”茶老板骄傲地说。

茶苑的位置很好， 放眼出去，
一大片湖光风景尽收眼底，七八位
小孩在河边榕树下写生。孩子们画
得很专注， 围观的大人们很多，但
都静悄悄的。

看见两岸的人群在张望涌动，
我知道高潮来了，在一声长长的吆
喝声里，远方的湖面飘来五六艘渔
船， 每艘船头站立一个身披蓑衣，
头戴斗笠的渔翁。 渔翁们手持长
篙，铁篙头探入水底，一弓腰一用
力一起身，貌似不疾不徐，起起落
落间，船飞快地向我们面前的湖面
驶来。 船邦的两侧，站立着三五只
鸬鹚，引颈抬头梭巡着湖面，好像
随时准备扑入水中。

好熟悉的画面！ 我知道渔翁们
长长的吆喝是在和鸬鹚对话，和江
水对话，和大自然对话，和历史对
话……它们的音阶并不复杂———
呦———嗬———呦———呦 嗬 ———呦
嗬———呦！ 生怕漏掉一点细节，我
举起手机不停拍，一幅幅画面和记
忆中的山河故人重叠再重叠……
若是爷爷还活着， 今天的和谐美
景，一定是他希望看到的。

诊 所
□ 若若

诊所在生活区的最边上， 靠山面
河，推开门，天光日影就涌了进来。

一开始，项目部并没有规划诊所。
单位虽然有职工医院，但按惯例，工期
不超过两年， 或者人员不超过 300 人
的施工点，不设诊所，也不外派医生。
职工生了病，直接往当地的医院送。但
徐村太偏僻， 到最近的医院也要翻几
座大山，开车也得小半天。

这并不是重点， 真正的原因是有
位领导来视察， 酒后失控在院子里摔
了跟头， 肥硕的脸开了大缝。 到医院
时，半边身子都红透了。 没过多久，诊
所便俏生生立起来了。

这是项目部最气派、 最整洁的房
子，三套一，白墙、蓝帘、纱门纱窗，还吊
了顶。 冰箱、彩电、卫生间一应俱全，外
加消毒用高压锅。 总经理的宿舍才一
室一厅，洗澡、上厕所还得跟工人挤。

这简直是“飞来横福”。只是等待
开张的过程有点漫长———单位职工医
院从四川派出的第一个医生， 在路上
出了车祸；第二个医生还没出发，被楼
上的花盆砸断了腿。 第三个， 本人没
事，老婆流产了。 真是邪门……

职工医院没人来， 诊所成了老鼠
活动的场所。 工地上三天两头有人受
伤， 后勤口的生活用车简直成了 120，
项目部只好跟当地医院联系。 漾濞县
医院派了阿木石齐来。

阿木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县
医院，彝族人，长得却像混血儿。 那时
候费翔在大陆火得一塌糊涂，边远如
云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大街小巷
也被他深邃的眼神照亮了。 阿木五官
立体，眼窝深陷，侧面与费翔相似度
极高。 颀长的个子穿上白大褂，杀伤
力爆棚，套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充满
了禁欲气息。

阿木一上岗，诊所的夜晚就热闹
了。 没结婚的姑娘，壮的、瘦的，摇身
成娇弱体虚的西施，动不动就伤风胃
痛。 她们含羞蕴情的身姿，从宽大丑
陋的工作服里解放出来，在日光月色
走过的墙上、窗帘上摇曳，惹得单身
的男青年狗见了肉包子似的，围着诊
所打转。 结了婚的女人要彪悍得多，
一来就撂袖子掀衣裳， 露胳膊亮腰
杆， 自报肌肉劳损关节疼痛的病症，

指明要用按摩来缓解、治疗。 阿木小
麦色的手一搭上去，那些丰腴的肉就
通了电似的颤抖。 便有男职工借口量
血压，抹碘酒，在诊断室的凳子上，咀
嚼阿木进出病房时，掀开门帘那惊鸿
的一瞥。

白天的生活区是安静的，诊所更
冷清，只有上中、夜班的人偶尔来拿
点药。 阿木起得早，太阳出来前就已
经用消毒水泡了被单， 抹了桌椅板
凳，将针头、镊子之类的医疗器械放
进高压锅煮。 工人坐上通勤车赶往工
地时，干净的被单在诊所门口的绳子
上翻起白色的浪花。 阿木靠着窗子，
打开了厚厚的医书。

阿木主修心脑血管， 立志当响当
当的专家。 现在每天面对的却是各种
外伤、骨折、真真假假的头晕脑热腰酸
腿痛，以及搔首弄姿的调戏。 事实上，
他看得并不专心。 我路过的时候，他会
打听单位的情况、 项目部的各种人际
关系。 他甚至问我，那个摔了跟头，指
示修建诊所的领导好久会来。 我没有
比他更多的信息。 我看见他落在书上
的目光涣散无焦。 几个月过去，他看的
那本医书还停留在前几个章节。

阿木的医药不足以治愈少女的怀
春和妇女的空虚躁动， 夜晚的热闹有
了新的内容。她们喊他小费翔，说费翔
凭冬天里的那把火烧成大众情人，小
费翔拾缀拾缀，当个明星没问题。

阿木对着镜子， 里面的人轮廓分
明，英俊潇洒，不比墙上的明星逊色。
他转头看身后，高山连绵，散落的民居
简陋，行走的人微小如蚁。同样微小的
自己，在这偏僻的山野，不知什么时候
能走出去。

阿木开始跟着电视学唱费翔的
歌，学台湾腔的普通话。微卷的头发蓬
松成爆炸式，皮夹克配着紧绷的皮裤，
还给脖子拴了拇指粗的金属项链，与
舞台上的费翔有了几分相似。 每天晚

上，男男女女挤进诊所，当阿木的艺术
指导：先亮背影，气氛酝酿得差不多了
才转身。转身也不急着开唱，再秀一段
霹雳舞。 眼睛要半睁半闭，凌空俯瞰，
藐视万物……阿木身体里能歌善舞的
基因开始蓬勃生长，没过多久，费翔所
有的歌，阿木都会了，出场的姿态也学
得八九不离十，霹雳舞更是出神入化，
擦起玻璃来比专业人员还像。

医学的书已经落满灰尘， 消毒水
的味道正在被各种口气和嚣叫蚕食。
白大褂成了抹布，他也不在乎，反正很
久不穿了。 阿木的身体寄居进流行而
廉价的时装里， 当明星的欲望在一个
接一个的烟圈里抽枝、茁壮。他的眼神
从未婚、已婚的女人身上扫过，星星点
点的火燃起来。

我扭了脚， 找阿木拿药。 大白天
的，诊所关门闭户，连窗帘都拉得密不
透风。 喊半天，他才衣衫不整出来。 瞄
一眼我肿成馒头的脚踝， 开始四处翻
找，谢天谢地，还有几张创可贴。

是的，药品架早就空了，麝香舒活
灵、风湿止痛膏、感冒清、扑而敏之类，
工人最常用的药已短缺很久。 阿木几
次关了诊所出去采购药品，一去几天，
药品架依旧虚位以待。

但他明显忙了起来， 时不时就有
人来找。那些人骑着摩托，录音机放得
震天响。他们呼啸着来，载上阿木又呼
啸着去。 诊所常常只剩铁将军把守。

实际上， 已经很少有人去找阿木
看病了， 连那些把他当明星塑造的人
也不例外。钢筋队的黄师傅发烧，打了
柴胡针不出汗。再去，发现阿木往针管
里抽取的药剂居然是黄体酮———那是
马胖子先兆性流产， 专门在州上医院
开回来的药。而马胖子，头天打了黄体
酮一直冒虚汗，正找不到原因。这就罢
了， 有人发现打针用的针头阿木也不
在高压锅里煮了。他半开眼帘，操着费
翔的腔调说，用水涮涮就好啦。

阿木被开除了。 走之前，他在诊所
门口烧东西，厚厚的医学书、白大褂、费
翔的海报，成了腾起的火光。 火光里响
起《冬天里的一把火》，一遍又一遍。

项目部对诊所进行了翻修， 改成
职工宿舍。 生活车又开始充当 120 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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